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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眼前至今依然晃动着他那对硕大的象牙耳

环。

在墨西哥城国家宫著名画家里维拉的壁画

前，我惊讶地看见了这位戴着美丽松石和珊瑚的

土著墨西哥人，俨然就是一位正行走在香格里拉

山道上的藏人。

从早到晚，整整一天，在远离香格里拉的墨

西哥高原，我一幅接一幅地读着里维拉的壁画，

从墨西哥的古代读到墨西哥的现代。在这些弥

漫着异族气息的壁画里，我忽然看见了熟悉的拉

姆央措湖，看见了泉眼，看见了水波荡漾之处的

史前秘密。同时，我也看见了属于香格里拉的密

林，看见了飘飞的树胡须，看见了青稞，看见了杜

鹃林的根茎在泥土深处的触须，看见了时间的短

暂和辽远，看见了高原盘旋起舞的灵息。斑斓的

文化，冥绝的空灵，既被火接纳，又为水相融。

我惊诧于世界文明如此的相通和相近，忽然

间就有了一种久违的亲和近。于是，我把随身携

带的一只纯银酥油碗送给了当地著名的印第安

诗人马努埃尔，他能明白并收下我的心意。

此刻，忽然说起这些，我想表达，无论走到世

界的哪一个角落，这片高原都能以它独有的方式

深刻地影响我，它的质地和重量一直在我心里。

或许，壁画上的那个古代墨西哥人，原本就

是从中国的香格里拉高原上万里跋涉而去的，谁

说不可能呢。

在世界的尽头，距离给予人足够的清醒，我

想起无数个澄明的早晨，静静地站在窗前，目睹

着初升的太阳飞快地染红了松赞林寺众生凝目

的金顶。

多年来，我一次次地远行，一次次地抵达，无

论走得多远，都会本能地回过头来，从遥远的地

方仔细地端详着自己生活的土地。

在松赞林寺，在独克宗古城，在大宝寺，在梅

里雪山转经的路上，我曾默默地注视着一个个从

我眼前走过的旅人，孤独、脆弱、焦虑、无助，安详、

快乐、执拗、渴望，透过一张张写满各种表情的脸，

我看到了人们行走在香格里拉大地上的真心诚

意。更多的眼睛，被满眼的风光和粗犷的康巴人

所征服，被义无反顾的信徒和浩荡的经幡所征服，

被无法用直觉表达的简洁、敦厚、容纳所征服。

二

在从古龙村，我有着属于自己的家。这是一

座庞大的藏式房子，我在里面经历了儿子的出生

和阿妈的离去。

更多的时间，我会陪着阿爸沿拉姆央措湖转

一圈，然后又沿松赞林寺转一圈，我们无声的脚

步很容易就汇入巨大的旋转着的人流。修行，我

还没有达到那么高的境界，我不过是奢侈地享受

着高原无处不在的缓慢和宁静。我会长时间地

坐在家旁边的冈上，吹着风，看着太多的白云从

头顶飘过而什么也不去想。时间长了，我发现歌

舞和传统的耕作是村庄里每个人都擅长的技艺，

也是旅人们频繁造访的动力。其实，村人们所葆

有的，无非是每个普通人所应有的快乐与满足。

家里常住着一位60多岁的韩国人，缺氧使

他的嘴唇经常呈现着一种疲惫的紫色，为他担

心，也许，过高的海拔并不适合他，面对劝说，他

总是淡淡一笑：“不用担心的，能够死在这么纯净

的地方，何尝不是一种福分和造化。”

拉姆央措湖，我不由自主地再次说起了它。

辽阔的美丽荡出湖面，摇曳出异质的光芒。偶

尔，儿子会与村里的孩子们一起去湿地里悄悄地

拣拾野鸭蛋。湖里，野鸭、鸳鸯、放生的鹅，各种

高原水族相安无事地生活着，与炊烟、与人的温

度相伴，我想，这是人类应该学习的。

我从不轻易说出神圣、圣洁、救赎这样的词，

在我看来，香格里拉对于每一个投入它怀抱的人

来说，不过是一种日常的生活方式，它的朴素和

厚道，犹如那些从远古奔腾而来的伟大河流，已

经流淌了千年又千年，现在，以及今后也必然会

川流不息地流淌下去。

有时候，距离产生的神奇感觉也会把人引向

意料之外的地方。一天，几个诗人朋友来到我

家，晚餐后，我们一起坐在院子里静静地仰望着

星空，女诗人木子忽然捂着脸哭了起来。半晌，

她才抹抹眼睛说，这里的天空怎么可以这样透

明？

大家忽然很感慨，说起了雾霾，说起了久被

围困的心灵。如果说香格里拉是神投影在滚滚

尘世中的一座神秘殿堂，是一颗被工业化彻底遗

忘的顽强种子，是一抹引领人们奔向澄明的清晨

阳光，那么，它的力量与质地，诱惑与激励，在不

经意的时候便显现出来。

三

与木子一样，很长时间里，我一直尝试着努

力蜕去形形色色的“物”，寻找着重新生长的种种

可能。庆幸自己能够长久地拥有纯净的空气，一

如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与缤纷、与荒芜、

与神话、与冥想、与大悲为伴，任自由的灵魂在泛

滥的蓝天白云里飞翔，哪怕是享受片刻的虚无，

也已足矣。

然而，我依然不可避免地会想起高原生活中

的种种不容易。由于在外面工作，家里的耕地几

乎全部都由妹妹一个人打理。同事在一次喝饱

了酥油茶后提出，要以妹妹为原型，拍摄藏族妇

女日常生活中的一天。

第二天晨曦中，我们扛着摄像机随妹妹来到

位于松赞林寺后面的地里，很快就摆好了机位。

我在镜头前静静地看着妹妹极为熟练地翻

着地，清晨的空气里很快就泛起了淡淡的泥土

味，妹妹的身影由于与大地、灰尘、薄雾融为了一

体而模糊不清，只有鲜艳美丽的红色头饰在迷离

的阳光中格外醒目。

不一会儿，妹妹的额上便冒出了一层细密的

汗珠，它们有着盐的质地和钻石的光泽，自然被细

心的同事以特写的方式悉数收入镜头中。劳作中

满头大汗的妹妹不时抬起头来朝我们憨厚地笑一

下，一会儿问我们渴不渴，一会儿问我们饿不饿，

边说边加快了手中的动作。她担心习惯一日三餐

的同事饿着，急着干完活回家给我们做饭。

诚实地说，多年来，我从没留意过妹妹劳作

的姿态。

眼前忽然涌起一阵湿的东西，我几步走到妹

妹跟前，几乎是有些夸张地接过了她手中的工具，

狠狠地砸向了坚硬的土地。尽管握着锄具的虎口

撕裂般疼痛，但心底尘封的记忆和感官由此唤

起。我相信，只有真正从事过作物播种和收获的

人，内心才会始终充盈着对高原的感恩和信奉。

“你干什么？”他俩同时叫了起来。在家里回

放镜头，同事对着我有些僵硬的劳作姿态指指点

点，埋怨我突兀地破坏了画面的和谐。从技术的

角度讲，确实是不合时宜。一向好脾气的妹妹忽

然很不高兴，在她看来，自己承揽了家中的所有

活计，为的就是让我在城里安心工作，活出个人

样来。

其实，妹妹对我的好何止于此。有一年的夏

天和冬天，我一直在西藏和玉树拍摄纪录片，回

到家里的时候，疲惫和伤痛使我虚弱不堪，阿爸

和妹妹一致认定我撞上了邪恶的东西，当天晚

上，妹妹便用干净纸包了几元纸币，沿着额头一

边念诵着一边给我全身擦拭着，第二天一早便直

奔寺里去给我祈愿，这样的习俗在我们这里叫

“替身”。

妹妹相信，我从此便获得了新生。

前不久，妹妹托人给我捎来了一幅巨大的度

母十字绣，尽管我一再跟妹妹说不用寄，我下个

月就要回家了，可妹妹等不及了，电话里她反复

交代，姐，你尽快挂上，度母会保佑你的。

想想妹妹400多个夜晚穿针引线的不易，一

阵伤感抵达心底。

四

儿子5岁的时候，我把他从香格里拉接到了

昆明。第一次去农贸市场，在卖牛肉的摊子前，

我买了一根牛尾，没想一旁的儿子忽然冒出一

句：妈妈，咱们买这干吗？炖汤呀。我随口回

答。儿子又豪迈地冒出一句：在我们香格里拉，

这是喂狗的。在周围一片愕然中，我把儿子拉向

了另一个摊子。这回，买的是5个洋芋，一公斤，

5元钱。儿子又一声惊呼：这么贵呀，早晓得咱

们从家里扛一袋来。

我家住楼上，每当儿子动作大弄出声响，我

总是惊得不住地让轻点，再轻点，每每，被我厉声

喝住的儿子总是委屈地说，在香格里拉家里，几

十个人在楼上跳舞都没事的，你怕什么呀？

我怕什么？面对儿子干净的眼神，我竟一时

无法回答。怕打扰邻居只是原因之一，我悲哀地

发现，多年的城市生活不但束缚了我的身心，更

决定了我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犹如我身体里

的沉重和尘埃，一有机会就冒出来。不知从什么

时候起，我开始谨慎了，活得小心翼翼了。

近几年，家里条件好了许多，每年冬天我们

都把阿爸送到洱源牛街的温泉休息养生。酷烈

的高原对于灵魂而言，说是境界、救赎、精神的高

地一点也不为过。很多进藏的人就很喜欢炫耀

自己在高原的种种生死经历，而对于肉体，无疑

是实实在在的考验和摧残。

我的阿爸老了，充足的氧气和健康是他需要

的。有一次，站在高高的白鸡寺前，我对阿爸说，

阿爸，为了你的健康，你得离开高原了。刚烈了

一辈子的阿爸忽然有些伤感，半晌才俯瞰着建塘

坝子和远处家的方向说，阿爸老了，离不开这里

了，只要你们健康地生活着，阿爸也就放心了。

去年弟弟买了越野车，我和弟弟一家带着阿

爸从滇藏线到拉萨转经。出发前，全家来到了大

宝寺，阿爸在佛前长跪匍匐，一遍遍为我们的出

行祈祷平安顺利。阿爸始终坚信，大宝寺是进入

拉萨的钥匙，领取了这把吉祥金钥匙，我们一定

会旅途顺利吉祥安康的。

回程，为了让没有坐过飞机的阿爸也尝试一

下飞翔的感觉，我和阿爸从拉萨直接飞回了香格

里拉。

飞机上，我忽然想起了阿妈最后的日子。

在下关医院的重症室里，清醒过来的阿妈执

意向医生提出要出院回家，惊愕的医生不明白，

求生是人的本能，哀怨、求助、惊恐，是大多数病

人的常态，而眼前这位奄奄一息的老阿妈，眼里

透出的却是鲜有的宁静和自信。

肃然的医生在我们签字后很快给阿妈办理

了出院手续。出院的时候，喘气都困难的阿妈反

反复复地感谢着医生的精心治疗，并让我们把家

里带去的几瓶酥油全部送给科室里的医护人

员。阿妈生命中最后几句话是对医生说的：真真

的谢谢你们的照顾，真真给你们添了麻烦，阿妈

连着说了很多个“真真”，阿妈汉语不太流利，表

达极致和深切的意思，她只会反复说这两个字。

此后，阿妈便不再说话，静静地迎接着死亡

的降临。疼得忍不住的时候，阿妈会喃喃地念诵

几句经文。一个星期以后，阿妈安详地走了。

即使是今天，当我不得不说出死亡这两个残

酷的字眼儿，我的心依然颤抖不止。面对死亡，

我依然没有阿妈那种自然而然的心态，而阿妈不

过是千万个普通藏族人中的一个，对于生死，有

着天然的坦荡和高贵安详。

是的，即使没有灾难的降临，人也终将还是

会死去，从这个层面上说，死亡确实没有什么可

怕的。

每当我想念阿妈的时候，便会去松赞林寺点

燃一盏温馨的酥油灯，然后郑重地写上阿妈的名

字。有次住家里的一位客人与我同去，他好奇地

问：你为什么不点上100盏呢？在他看来，点灯

的数量与孝顺和超度一定是成正比的，显然，他

是另一种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

而对于我，时间终将在摇曳的酥油灯中远

去，逝去的所有也终不会再来。

不再悲伤。远处的大地正孕育着另一场轰

轰烈烈的生命，作为朴素的人，为着自己朴素的

日子，我将一直在这片高原上生活下去。

1 站在青海湖边，看着那些滑

行在天地间的鸟影，尤其是

斑头雁高傲而艰辛的身影落临湖边时，

我替法国电影大师雅克·贝汉生起一个

遗憾来——在他的成名作《梦与鸟飞

行》（也译作《鸟的迁徙》）中，如果能完

成这样一场漫长的跟踪拍摄该有多好：

选择一只从尼泊尔或者印度南部地区

起飞的斑头雁，飞越过9000多米的云

端，将地球上最高的山峰——珠穆朗玛

峰也置身于羽翅之下，然后，它们或进

入蒙古国境内，或选择前往青藏高原一

带的“夏飞地”。筑巢、产蛋、育雏后，它

们依然按照原路返回。

每年三四月，来自中国南方和东南

亚等地的班头鹰、棕头鸥、鱼鸥、赤麻

鸭、黑颈鹤、鸬鹚等10多种候鸟，将北

上的身影集体写在天空上，构成一幅动

态的、天空为背景的美妙画卷，一声声

空中传来的鸣叫声，又给这幅图添了生

机。这个季节，青海湖的水面，接纳了

来自天空的10多万只鸟儿的倒影。落

地的鸟儿，以自己的方式，继续书写万

里之外而来的传奇：顾不上洗刷羽毛上

的风尘、顾不上和同伴讲述自己对沿途

的感受。落地后，便是紧张的新生活，

它们赶紧搜集、运输树枝，搬土叼泥、搭

窝建巢，为的是很快能在这片鸟的天

堂，完成产蛋育雏的梦想。

2 1876年夏天，俄国博物学家、

探险家尼古拉·普热瓦尔斯

基来青海湖边，他采到了一种鸟类标

本，粗看上去这种鸟类和世界上发现的

14种鹤类没什么区别，但细心的普热瓦

尔斯基在高原的阳光下却看到这种鹤

的颈部有三分之一的羽毛是黑色的，于

是，“黑颈鹤”这种世界上分布的第15

种鹤，在波光粼粼的青海湖水边被鸟类

学界发现并认可，这是世界上被命名最

晚的一种鹤。

时间关系使得普热瓦尔斯基在青

海湖边逗留的时间并不长，或许他认为

这种鸟就是青海湖边的土著鸟类，或许

他知道这种迁徙性质很强的鸟儿在天

气变冷时会将那美丽的身影划过天际，

向南方较热或东部海拔较低的地方飞

去。

每年天气转暖时，黑颈鹤就像高原

上转场的牧民，带着自己的生存希望和

美丽的愿景，从云南昭通市一带出发，

开始它们的万里大迁徙。云贵高原的

蓝天白云下，就会出现黑颈鹤结队划过

天际的身影，寂寥的天空下会充斥它们

的鸣叫，一串串黑色光亮的珍珠点缀于

翠绿的山原之间，一声声天籁传出的鸣

叫声会让白云和蓝天不再寂寞。它们

结成整齐的“一”字形队阵，将白雪皑皑

的雪山留在腹下，冒着雨雪和寒风，一

路飞过青藏高原东南地带的横断山区，

将其美丽团队的身影和悦耳的鸣叫声，

留给了高原的雪山、森林、江河、村寨，

成千上万的黑颈鹤经过天空中的万里

旅行，停足于大地上时，它们时而信步

徜徉于水边草丛，时而窃窃私语于山林

坡地上，时而引颈瞭望远方，时而展翅

腾飞于空。

出云贵高原后，它们进入川西高

原，引吭高歌的黑颈鹤开始奏响这世上

任何乐队都无法演奏的高原神曲，印证

着古籍中“鹤鸣九皋，声闻于野”的记

载，大地上悠闲的牧民或在蓝天白云之

下闻声仰视，或躺在草地上静观，看着

那些飞行的精灵，静静地聆听它们的高

歌，那时的黑颈鹤，是川西高原上的美

丽过客。它们中的有些并不会在此逗

留很久，短暂的修整后，它们继续向青

藏高原腹地飞行，雪山、河流、草场开始

在它们的翅膀之下退后，青海的天空

下，会出现黑鹤颈群排成的“一”字或

“V”字队形，以及悠扬的鸣叫。

目前所发现的黑颈鹤迁徙终点地，

几乎遍布青海众多的湖泊，青海湖是远

飞而来的黑颈鹤的最大一处夏日家

园。这些飞翔过青藏大地的精灵们一

次迁徙就在万公里之上。夏日的青海，

绿色是大地的肌肤，盛开的各种鲜花就

是这肌肤上美丽的文身，这是迎接鸟类

迁徙的视觉盛宴，众多的视觉盛宴中，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被世界有关组织列

为濒危物种的黑颈鹤是其中最靓丽的，

目前，中国仅剩下黑颈鹤200多只，每

年到青海湖的不足100只。它在青海

湖的身影越发显得珍贵。

人间四月天，鸟类爱情季，斑头雁

也好，黑颈鹤也好，其他鸟类也好，这些

万里飞翔的精灵，在青青湖水之湄浪漫

邂逅，让自己的爱情和高原上的鲜花一

并绽放，如此绝美，如此惊艳。青海湖

承担了这些鸟类的爱床、洞房、度假福

地、幼鸟的训练场等功能。从5月初开

始，黑颈鹤和其他鸟类一样，抓紧享受

青海湖带给它们的快乐时光，日日欢

爱，夜夜激情地释放着爱的能量；5月底

开始产卵，在开始产卵及以后整个孵化

过程中不断完善巢穴。爱的日子总是

很短暂，草原上的时光飞快流逝，仅仅

一个月的时间孵化期就要结束，一个个

幼小的黑颈鹤出生在湖边，黑颈鹤作为

世界上惟一一种高原鹤类是有道理的，

这也是它们和大熊猫、金丝猴并称三大

国宝的原因之一。

不止黑颈鹤，其他鸟类也在青海湖

边分群配对，并转为成对活动。这时的

青海湖，成了这些将爱情写于天空之

下、人间高处的鸟类真正的天堂。书写

至此，我向读者建议：当你去青海湖时，

看到任何一对鸟类呢喃、嬉戏时，请绕

步噤声，别打扰它们的安逸与幸福，它

们才是青海湖的主人，我们只是过路

者。

然而，青海湖边的黑颈鹤，目前已

经不足100只。它们是从喜马拉雅山

另一侧的不丹王国飞来的，和斑头雁一

样，年年的迁徙中，黑颈鹤同样要飞越

9000米的高度，将优雅的身影划过珠

穆朗玛峰之上。

青海湖就这样接纳了一曲鸟类的

情爱之歌和生命之歌。两个落居鸟类

的小岛因此而得名“鸟岛”，每只鸟儿都

是将各自天赋发挥到极致的设计师、建

筑师。人类建造一处简易住房也好，庞

杂的大楼也好，都需要设计、搬运、建造

甚至装潢等不同领域、不同环节的工

匠，而它们不需要，仔细看那些密密麻

麻地修建在鸟岛上各个角落的鸟巢，你

不能不赞叹这些精灵们的聪慧与勤劳。

群鸟飞至，湖水欢悦，它们才是青

海湖的主角。或在巢中安心孵蛋，或在

天空翩然飞翔；或鸣叫于天空，或静声

于月光之下，此时的青海湖，不再是它

们的客栈，而成了真正的卧室。在这个

卧室里，它们欢快地寻觅对偶，尽情地

造爱、孵育小生命。

在一个全民低头于微信的时代，天

空更需要抬头仰视的眼睛，那些给天空

带来生机与灵动的鸟类，也需要关注的

眼睛。青海湖，一个让人类仰起头来敬

礼鸟类爱情的地方。那些来去于天幕

中的迁徙之鸟，是仰视者才能看到的。

3 青藏高原往往是成就男人探

险、科考、孤旅的天堂，是女

性的禁区，打破这种禁区的女性犹如青

藏天空中的星星，耀眼而尊贵，青海湖

的一泓水面，就闪过这样两颗耀眼的星

星——如果说法国女探险家、学者大

卫·妮儿的青藏探险途中，犹如流星般

经过青海湖后，留下的是一道神奇而短

暂的光芒，那么，澳大利亚的鸟类学家

罗宾·比格夫人则因为长眠于此而留下

了一道永恒的智慧之光。

和那些匆匆在鸟岛上拍摄留影的

旅客不同，在鸟岛上，我的脚步不由自

主地走向一处醒目的坟墓。

坟前是一座天然大理石墓碑，两边

分别是一个人工雕刻而成的耸围，如同

一个门。耸围上方是模糊的两种文字，

墓座及坟茔四周有着萋萋荒草。墓碑

上面的文字告知了墓主的身份：“谨以

此碑深切怀念澳大利亚的鸟类学家：中

国人民的忠诚朋友罗宾·比格夫人。她

生前热爱野生鸟类，并因此在赴鸟岛保

护区途中因车祸于一九八五年六月二

十八日不幸逝世。她的骨灰撒在鸟岛

上。”

这是惟一埋在青海湖地区的西方

女性，也是惟一远赴青海湖进行鸟类考

察的女性科学家。“天空中没有飞鸟的

痕迹，而我已飞过。”站在墓碑前，我的

脑海里顿时涌现出泰戈尔的这句诗，青

海湖会年年出现鸟类飞翔的身影，而那

来自大地的、却划过青海湖记忆的身

影，能够被几个人深深记得呢？

1985年春天，澳大利亚著名人工增

雨气象学专家爱德华·凯思·比格博士

应时任青海省省长黄静波之邀来华讲

学，他那研究鸟类的夫人比他更热切地

想踏上青海、深入青海湖考察那里的鸟

类。于是，爱德华·凯思·比格给青海省

气象局局长写了一封信，信中这样请

求：“在给我的邀请信中把我的夫人也

包括在内（当然自费），以便办理签证，

实现一个鸟类学家对鸟类的考察。”

从小就喜欢鸟类的罗宾·比格，一

直想着能够成为鸟类研究的学者。考

大学时，她毅然选择了鸟类专业，成了

一位鸟类学专家。因此，当中方同意了

比格博士的这个请求时，就意味着他和

夫人罗宾·比格开始了和青海湖的邂

逅。尤其是对罗宾·比格来说，来到黑

颈鹤聚集地青海湖畔，对她来说就是来

到了天堂。

1985年 6月 25日，讲完课的比格

博士携夫人坐上一辆白色越野丰田车

赴青海湖考察。随着所乘车辆接近青

海湖，空中的鸟影逐渐多了起来，逐渐

清晰了起来。当七只压低飞翔身影的

鸟类越来越接近车子时，坐在车上的罗

宾·比格的心情更是激动无比，她为其

中一只飞来的珍贵鸟儿黑颈鹤激动雀

跃，口中几乎是喊了起来：“my bird！

my bird！（我的鸟！我的鸟）”

然而,就在这时，他们乘坐的丰田

车后胎突然爆裂，汽车偏离了方向，向

路侧翻滚了三圈，当车辆停止翻滚时，

坐在车内的罗宾·比格被摔出车外约10

米远，当场休克过去，鲜血很快就浸透

了她的米黄色羊毛衫。一场意外的车

祸发生了，一场青海湖不愿见证但却无

法避免的悲剧发生了。所幸，中国科学

院地理研究所李炳元的吉普车路过这

里，将罗宾·比格送往距离最近的刚察

县人民医院。

然而，匆匆赶到刚察县人民医院，

罗宾·比格微弱的脉搏已连点滴都打不

进去了。最终，她因内脏破裂而无法救

治，将生命留在了青海湖边。她还没有

看到鸟岛上万鸟飞翔的壮观，还没有考

察到她梦寐以求的黑颈鹤、丹顶鹤的生

活实景，还没来得及将眼光投向映着鸟

类自由飞翔的青海湖面，就将生命最后

的遗憾留在了青海湖边。

追悼会开得凄婉而令人心碎，目睹

着爱人生命最后时光的比格博士的那

句话更是令青海湖为之动情：“今天，我

变成了一只孤鹤，但是我坚信人的躯体

算不了什么，重要的是死里逃生的人们

相互间的友爱，重要的是我在中国得到

了这么多朋友的热情相助。我坚信生的

短暂算不了什么，重要的是死在自己向

往的地方而成为一种永恒。她生没能与

她的鸟儿做伴，那就让她死后与她心爱

的鸟儿永远相伴吧……”

将心爱之人埋在这里后，比格博士

将黄静波省长送来的抚恤金捐给了抢

救过他妻子的刚察县医院；同时，他将

自己随身带的一笔数目不小的旅费捐

给了鸟岛。他只提出一个请求，把妻子

的骨灰撒在鸟岛上。为了不打扰鸟儿，

他提出在离鸟岛有一段距离可以看到

鸟岛的地方为罗宾立一块小小的墓碑。

罗宾·比格完成的是一场单程的万

里迁徙，她将迁徙的句号，写在了青海

湖边。这场迁徙，让我低下头，深深地

致敬！

划过天空的迁徙之影划过天空的迁徙之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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